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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是由意大利小说家钦齐奥的《故事百篇》改编而成的。但改编

不仅是一个文体转换的过程，更涉及到政治文化权力与文本建构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原小说中无名

的摩尔人被起名为“奥瑟罗”、故事场景从威尼斯到塞浦路斯的转换、主角命运从被判流放到刎剑自杀的

安排等，体现了伊丽莎白时代后期英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剧作家创作动机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复

杂的操作过程，《奥瑟罗》既建构起一个西方的“他者”形象，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满足了观众的愿望；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当时流行于西方社会的有关黑人的刻板印象，体现了剧作家超越种族、肤色

和文化差异及包容一切的人文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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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瑟罗》被认为“也许是莎士比亚所有剧本中最富争议性的”［%］。自该剧上演并发表以来，相

关的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不计其数，其中影响较大，且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大致有“嫉妒说”和

“轻信说”两种［!］（/ ,%(&）。上述二说对奥瑟罗悲剧成因的解释虽各有道理，但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

题，即作为矛盾冲突双方的黑肤的“摩尔人”奥瑟罗和白种的威尼斯人伊阿古各自的文化和种族身

份。因为从后殖民批评视角和社会特殊主义（0122345678574592）立场看，无论是妒忌还是轻信都不

是抽象的、永恒不变的，而是与特定的、具体的、生活于一定时空之中、从属于一定种族与文化的个

体相关的。

什么是文化种族身份？文化种族身份的核心是解决并回答“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向

何方？”等有关个人的文化归属（包括社会性别、种族、民族等）问题。此类问题如能得到确切的、肯

定的答案，那么，生活于特定社会中的个体就会具有身份认同感和生存安全感，反之，就会造成文化

身份危机，产生孤独感和疏离感，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并由此引发剧烈的内心冲突，直至最终酿成

悲剧。

文化身份意识和认同危机主要发生在移民和流亡人群中，这些人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或个人

的原因离开自己的祖国，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定居，其间往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类似精神

上的“断奶”过程，而最终能否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则往往要视个人的性格、环境、机遇等多种因素的

共同作用而定。

综观《奥瑟罗》全剧，主角的悲剧主要是因身份认同危机而产生的，而主角的身份及其认同危机

本身又是被莎士比亚有意建构起来的，体现了 %$—%: 世纪之交伊丽莎白时代后期英国社会主流意

识形态与叙事文本生产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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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摩尔人”到“奥瑟罗”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改编自意大利小说家欽齐奥（! " #$%&’$(，)*+,—)*-.）的

《故事百篇》（!"#$%&’’(%)(）。从后殖民主义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叙事文本形式的改变，不

仅是一个简单的文体转换过程，更涉及到现实的世事性、政治 / 文化权力与作者创作动机之间复杂

的互动关系。欽齐奥的小说出版于 )*0* 年，是一部继承了薄伽丘风格的写实作品，写的是 )*1- 年

罗马被掠后，)+ 个男女航海逃至马赛时所讲的故事。有关摩尔人（即莎剧中的奥瑟罗）的故事是该

小说第三类《夫妻互骗》中的第 - 篇。差不多在欽齐奥小说发表后的 ,+ 年，莎士比亚开始动手写作

《奥瑟罗》的剧本（)0+)—)0+*），而该剧单行本（即所谓“四开本”）的出版则是在莎士比亚去世以后

（)011 年或 )01. 年）的事。该版本用的剧名全称是《奥瑟罗，威尼斯 的 摩 尔 人 的 悲 剧》（ *!+
*,$-"./ &0 1%)"22&，*)" 3&&," &0 4"5(#"）［.］（22 "013 / 0.+）。国内不少莎评专家没有看重这个较长的

剧名，大多根据较后出的“对开本”为依据来翻译或研究这个悲剧。但实际上，“四开本”给出的这个

剧名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点出了全剧的四个主要内容：该剧的剧种，主角的名字，主角的文化与种

族身份，以及悲剧发生的地点，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伊丽莎白时代后期主流意识形态对剧作

家创作动机的微妙影响。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主角的名字。原小说中，只有苔丝狄蒙娜有名字，其他三位男人都是无

名的。所以，《奥瑟罗》一剧中男主角的名字极有可能是剧作家给起的。那么，莎士比亚为什么要给

原小说中的那个无名的摩尔人起名为“奥瑟罗”呢？国内一些学者从戏剧艺术角度考虑，认为戏剧

人物越具体就越能抓住观众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共鸣，给主人公起名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2 "04）。但这个回答只涉及到问题的一半，即为什么要给无名的摩尔人起名，而没有回答为什么

要给他起“奥瑟罗”这个
!!

名的问题。

西方最新的莎士比亚研究资料表明［*］，莎士比亚给摩尔人起奥瑟罗这个名字并非随便之举，

而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具有多重隐喻意义。首先，奥瑟罗（5&’677(）这个名字具有异国情调

（8(96$:%%6;;），而且与当时伦敦正在热演的本·琼生的喜剧《性格互异》（+6",/ 3$5 (5 )(7 !8’&8,，

)0+)）中的主角的名字“<’(9677(”相近。本·琼生剧中的那位主角也是新婚燕尔，非常关注其妻子的

贞洁问题，是个妒忌心很重的男人。而“<’(9677(”这个词本身又是从意大利语“小公牛”（&(9677(）一

词变化而来，其暗示的动物性和好色、好斗性不言而喻。莎翁给剧中的主角起5&’677(这个名字，显

然有意要使当时的观众发生一种从性格到语义的联想。其次，奥瑟罗这个词的前半部分还与“奥斯

曼”（5&&(=>%）谐音，奥斯曼是当时正威胁着西方世界的土耳其穆斯林帝国的名称。给摩尔人起名

为 5&’677(，难免使人联想到那个黑脸的奥瑟罗本人也许就是一个土耳其人，一个奥斯曼，一个野蛮

人。于此可见，主角名字的设计已经点明了其所属的文化和种族身份，预先为全剧的文化冲突埋下

了一个伏笔。

原小说 对 摩 尔 人 的 身 世 没 作 过 多 介 绍，只 说 他“气 度 轩 昂，善 于 用 兵，为 政 府 所 器 重”

［.］（2 "0..）。经莎士比亚改编后的剧本突出了奥瑟罗前半辈子漂泊不定、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他

经历过“最可怕的灾祸，海上陆上惊人的奇遇，间不容发的脱险，在傲慢的敌人手中被俘为奴和遇赎

脱身的经过，以及旅途中的种种见闻；那些广大的岩窟、荒凉的沙漠、突兀的崖嶂、巍峨的峰岭”，“彼

此相食的野蛮部落，和肩下生头的化外异民”（) / .）!，终于凭借自己的膂力，在威尼斯建立起自己

的声名和地位，被元老院委以重任，成为一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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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这个来自东方的摩尔人始终是个“他者”，始终没有能够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被后者

视为“我们”。从剧本开场伊阿古和罗德利哥的对话中我们得知，在整个威尼斯社会中，存在着一种

根深蒂固的对摩尔人的偏见和歧视。两人谈到摩尔人时，用的措辞和隐喻多为动物性的意象，明显

将摩尔人看作非人的异类。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分析，外来者要融入当地文化和主流社会，最便捷有效的途径有两条：一是

通过叙事话语，在异族人心目中建构起自己的文化身份，表明自己既具有作为人类的普遍性，又具

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荣誉和尊严；二是与当地人通婚，生下合法的后代，从而最终改变自己的文化身

份。在《奥瑟罗》一剧中，莎士比亚巧妙地让叙述与爱情在奥瑟罗身上融为一体。细读剧本，我们不

难发现，奥瑟罗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个“不善言谈的人”，相反，他是一个出色的故事讲述者，而他

的忠实的听者就是苔丝狄蒙娜。正是通过叙述话语，前者获得了后者的爱情，从而在一个陌生的社

会中建构起自己新的文化身份。奥瑟罗自以为此后便可以融入白人主流社会，永远摆脱那种长期

以来折磨着他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了。正因为如此，苔丝狄蒙娜对于这个黑皮肤的摩尔人来说，就不

仅仅是一个女人，而是代表了一种观念，一种理想和一种信念，使奥瑟罗相信自己所属的种族与其

他种族同样优越，同样可以获得美丽的白种女子的爱情，生下合法的健康的后代。因此，爱情对于

奥瑟罗来说，就具有了一种超越个人私生活，上升到当代“身份政治”般的象征意义。正因为爱情在

奥瑟罗的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载荷了如此丰富的文化—政治意义，那么，一旦失去这种爱

情，用奥瑟罗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无异于“世界复归于混沌”（!"#$% &% ’$()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可以说，奥瑟罗心理中其实也有着脆弱的一面。白人种族优越的观念已经内化在他的心中，成

为他的“阿克琉斯之踵”。显然，这个“阿克琉斯之踵”是剧作家莎士比亚有意植入的。在《奥瑟罗》

的第 , 幕第 - 场中，奥瑟罗在拆开由伊阿古挑起的凯西奥和蒙太涅争斗时说的一番话，是很耐人寻

味的：

难道我们都变成野蛮人了吗？上天不许土耳其人来打我们，我们倒自相残杀起来了吗？

为了基督徒的面子，停止这场粗暴的争吵⋯⋯

（./) 0) 12/+)3 42/5%？.+3 1$ $2/%)67)%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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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这段话里，奥瑟罗有意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与西方基督徒作了对比，将野蛮

（:#/:#/$2%）一词与土耳其奥斯曼联系起来，明显在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即他与这两个正在互相争

斗着的白人一样，都是文明的基督徒，而不是异教徒，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正是从奥瑟罗对自

己文化身份的这种强调中，我们看出了他内心深处潜藏着的文化认同意识、莫名的焦虑和内在的不

安全感。

二、从威尼斯到塞浦路斯

上述种族身份与文化冲突问题，从莎士比亚为全剧设置的场景中也明显表露出来了。《奥瑟

罗》一剧中，共出现两个场景，即威尼斯和塞浦路斯，试分而述之。

第 A 幕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威尼斯，威尼斯在当时是西方的一个理性、公正、秩序和富庶的共和

国。但是，在剧本开始时，这个白人世界正面临着来自东方的“他者”———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据史

料记载，土耳其于 ABCD 年攻略了这个属于西方的海岛。由于这场战争发生在欽齐奥的《故事百篇》

出版 B 年之后，因此，原小说基本没有涉及到这个历史事件，只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摩尔人统率军

队前往塞浦路斯。而莎士比亚则有意将奥、苔爱情置于这个政治、军事大背景之下，仿佛在提醒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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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土耳其人的入侵仅仅是一个显性的、来自外部的威胁，此外，还有一个隐性的、来自内部的威胁，

这就是奥、苔的情奔———一个生活在白人世界的黑人爱上了一个威尼斯元老的女儿，而后者已经欣

然接受了这个“他者”的爱情，并瞒过自己的父亲而与黑肤情人幽会。剧本第一幕“船”的隐喻，暗示

着在土耳其人登上海上的战船，向威尼斯的前哨塞浦路斯进发的同一天晚上，奥瑟罗登上了一艘

“陆地上的大船”（伊阿古语）；在东方的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逼近威尼斯共和国领土的同时，另一个

来自非洲的黑人已从一个西方人手中夺走了一个白种女人。这样，战争与爱情，土地与女人，两者

之间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对应，暗示了全剧的主题和动机：西方世界正面临着失去土地与女人的双重

威胁。苔丝狄蒙娜的父亲勃拉班修当着威尼斯公爵的面说的话，实际上表达了当时西方人的普遍

焦虑和担忧：“要是这样的行为（按即奥、苔情奔）可以置之不问，奴隶和异教徒都要来主持我们的国

政了。”（! " #）

从第 # 幕开始到第 $ 幕终，全剧场景从威尼斯转到了塞浦路斯。从地理位置上看，塞浦路斯位

于地中海的最东端，远离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中心，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仅隔一个海

湾，因此，与其说塞浦路斯属于西方，毋宁说它更接近东方。在西方人眼中，这是一个介于文明与野

蛮、城市与荒野之间的边缘地带。莎士比亚将奥瑟罗的主要活动地点放在塞浦路斯，是否为了加强

主角对土耳其奥斯曼性格的认同？是否暗示着奥瑟罗的性格和地位与这个海岛具有某种相似性或

对应性，即介于西方与东方、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以便于表现他的内心冲突和文化身份危机？我

们看到，在威尼斯，奥瑟罗性格表现出高度的自制，文明，有教养，并且如布拉德雷所说，“充满了诗

意”、“具有浪漫秉性”［%］（&& ’!(% " !)(）；而到了塞浦路斯后，奥瑟罗性格中的非理性、不稳定、激情和

鲁莽等都表露无遗。如第 * 幕第 ! 场中，奉公爵之命从威尼斯来到塞浦路斯的罗多维科亲眼看见

奥瑟罗动手打苔丝狄蒙娜及其他一些反常的行为举动时，就大惊失色地说：“这就是为我们整个元

老院所同声赞叹、称为全才全德的那位英勇的摩尔人吗？这就是那喜怒之情不能把它震撼的高贵

的天性吗？那命运的箭矢不能把它擦伤穿破的坚定的德操吗？”苔丝狄蒙娜也对人说：“我的夫君不

是我的夫君。”（+, -./0 12 3.4 +, -./0）凡此种种，均说明无论是奥瑟罗的故友还是他的妻子，都看到

了其身份和性格的前后不一致，并对此产生了认同危机，而这些危机都是在奥瑟罗抵达塞浦路斯后

才发生的。

三、嫉妒、轻信与身份认同危机

在原小说中，摩尔人与苔丝狄蒙娜之间的爱情波折没有得到充分的刻画和展示，小说开始时俩

人早已结婚。矛盾冲突主要是在旗官和苔丝狄蒙娜之间发生的。旗官私恋苔丝狄蒙娜而不得，以

为摩尔人手下的上尉从中作梗，并以为苔丝狄蒙娜也爱上尉，故阴谋设计陷害两人，挑起摩尔人的

妒忌，两人合谋将苔丝狄蒙娜用沙袋打死［5］（&& ’%55 " %5%）。然而，莎士比亚删去了伊阿古追求苔丝

狄蒙娜的情节，突出了奥瑟罗与苔丝狄蒙娜之间的爱情波折，以及其后发生在伊阿古与奥瑟罗之间

的矛盾冲突，从而将全剧主题上升到种族身份认同和文化冲突的高度。

伊阿古陷害奥瑟罗的动机非常隐晦而复杂，既有对自己得不到升迁的不满，也有对金钱的渴求

等等，但其根本出发点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动机。事实上，伊阿古才是真正的嫉妒者。他不甘心在奥

瑟罗这个“黑将军的麾下充一名旗官”；他痛恨凯西奥占了副将的位置，甘心当摩尔人的手下；他嫉

妒黑脸的摩尔人居然能获得一位美丽的威尼斯女子的爱情，发誓要拆散这对情人。而伊阿古之所

以能成功地实施其阴谋，首先就在于他摸到了当时社会中最敏感的神经，知道当时整个威尼斯社会

普遍存在着种族主义的偏见。他看出奥、苔婚姻的合法性是很成问题的，元老院只是为情势所迫而

批准了这门不般配的婚事。伊阿古巧妙地运用了“种族主义的修辞”（/674./18 .9 /:812+），对勃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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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进行挑拨，使这位元老感到自己的女儿嫁的不是人，而是动物（“一头老黑羊在跟您的白母羊交尾

哩。”! " !）；并且，他的后代子孙也将因此而沦入动物群（“您的女儿给一头黑马骑了，替您生下一些

马子马孙，攀一些马亲马眷”，“您的令嫒现在正在跟那摩尔人干那件禽兽一样的勾当哩”。! " !）。

不仅如此，甚至连奥、苔幽会的旅馆也被赋予了一个半人半兽的名字———马人旅馆。马人（#$%&’
($)*）是希腊神话中半马半人的动物，用它来暗示奥瑟罗这位野蛮的摩尔人与一位文明的白种女性

的结合，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了。正是在伊阿古的挑拨下，勃拉班修相信她女儿对奥瑟罗的爱情是

不自然的，是后者施展了妖术和符咒的结果，故而大骂奥瑟罗是“恶贼”和“黑鬼”，一下子将自己对

摩尔人的真实看法表露无遗。

其次，伊阿古的阴谋之所以成功，更在于他抓住了或者不如说触到了奥瑟罗内心中的“阿克琉

斯之踵”———文化身份危机意识和内在的不安全感。的确，奥瑟罗在潜意识中始终对自己的出身、

肤色和年龄存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担忧，而这一切都被伊阿古巧妙地从意识深层带到了意识表层。

正如英国莎学专家阿利森·史密斯（+,&-./ #0&(1）所说，“他（伊阿古）成功地使奥瑟罗将社会偏见内

化于自己的内心”，“将自己对苔丝狄蒙娜的怀疑转向对自己的怀疑”［!］。细读剧本，我们发现，在

没有被伊阿古挑拨以前，奥瑟罗无论是言语还是举动，都充满了英雄般的气概和诗一般的高雅的浪

漫气质，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肤色、年龄和美丑问题，但从第 2 幕第 2 场以后，即伊阿古隐晦

地和他谈到苔丝狄蒙娜可能对他不忠以后，他开始对自己的肤色和年龄关注起来，话语中不断出现

与“黑”相关的意象：

也许因为我生得黑
!

丑，缺少绅士们的温柔风雅的谈吐；也许因为我年纪老
!

了⋯⋯所以她才

会背叛我（2 " 2）

〔我的奔腾的热血〕像黑
!

海的寒流，浪涛滚滚（2 " 3）⋯⋯

我像地狱般漆黑
!

！（3 " 4）

甚至苔丝狄蒙娜的不忠，也被他形容为“像我的脸一般黑
!

”！并且因为自己的“黑”，奥瑟罗更深

切地感觉到妻子的“白”。他想像全营的将士都搂过了她那雪白的肉体；他在扼死苔丝狄蒙娜前，在

黑夜中看到了她那比白雪更皎洁，比雪花石更光滑的一身肌肤。

总之，伊阿古通过一系列的种族主义修辞，摧毁了奥瑟罗通过自己的叙述和爱情建构起来的身

份认同感，使他深切地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肤色及其所属的种族，感觉到白种人的优秀和自己的低

劣，相信苔丝狄蒙娜爱上他这个摩尔人是不自然的，爱上凯西奥这个弗洛伦萨人才是自然的，因为

他们属于同一肤色和同一种族。

妻子的不忠意味着爱情的失败，而爱情的失败则意味着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的最终落空。这

对奥瑟罗的打击是致命的。对于这个黑肤的摩尔人来说，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一种爱情，

更是一种身份认同感，一种心灵的归属感。“要是上天的意思，要让我受尽种种的磨折；要是他用诸

般的痛苦和耻辱降在我的毫无防卫的头上，把我浸没在贫困的泥沼里，剥夺我的一切自由和希望，

我也可以在我的灵魂的一隅之中，找到一滴忍耐的甘露。可是唉！在这尖酸刻薄的世上，做一个被

人戟指笑骂的目标！就连这个，我也完全可以容忍；可是我的心灵失去了归宿，我的生命失去了寄

托，我的活力的源泉枯竭了，变成了蛤蟆繁育生息的污池！”（3 " 4）

明白这一点，我们便可以理解，奥瑟罗谋杀苔丝狄蒙娜的深层动机，既不是由于嫉妒，也不是由

于轻信，而是出于一种因文化身份危机而引起的焦虑感。苔丝狄蒙娜的不忠，在奥瑟罗看来构成了

一种对整个摩尔人的侮辱，对一个“他者”的爱情的蔑视，体现了一种白种人对非白种人、基督徒对

异教徒的种族宗教歧视。正是为了恢复自己和自己所属的民族的尊严，他才必须把自己深爱的女

人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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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末尾，罗多维科和奥瑟罗的一番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罗多维科 啊，奥瑟罗！你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汉子，却会中一个万恶的奸人的诡计，我们

该说你什么呢？

奥 瑟 罗 随便你们怎么说吧；要是你们愿意，不妨说我是一个正直的凶手，因为我所干

的事，都是出于荣誉的观念，不是出于猜嫌的私恨。（! " #）

四、从谋杀者到悲剧英雄

但问题没有如此简单。奥瑟罗故事的结局，苔丝狄蒙娜的被杀和奥瑟罗的自杀还具有另外一

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改动。

（一）在原小说中，杀害苔丝狄蒙娜是旗官与摩尔人俩人合伙的，而且是旗官先动手，用装满砂

子的袜子将苔丝狄蒙娜打倒在地，然后再由摩尔人动手。这种安排显然不会令当时的西方观众满

意：一个文明人怎么可能与一个野蛮人合伙来杀害另一个文明人呢？改编成剧本后，我们看到，作

为“文明人”的旗官伊阿古退出了谋杀场面，只动口不动手，而让黑脸的“野蛮人”独自一人去完成残

忍的谋杀行动，亲手将苔丝狄蒙娜活活扼死。这样安排既使伊阿古从野蛮的罪犯变成了一个文明

的罪犯，也使奥瑟罗从谋杀行为的“从犯”变成了“主犯”，这样安排意在说明作为摩尔人代表的奥瑟

罗虽已在白人世界生活多年，但还是蛮性未改，符合了当时西方已有的有关黑人或非洲人的社会刻

板印象（$%&’&(%)*&）。据一位英国学者考证，差不多就在莎士比亚写作他的《奥瑟罗》的同时，+,-.
年，伦敦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的威胁概要》（!"#$%&’ %( $)’ *)’+$’, %( $)’ -%,./），该书图文并茂，描

述了“野蛮人”的性格。其中说到摩尔人“非常固执，身体强壮，非常妒忌他们的妻妾，对加于他们的

伤害很难忘记”［!］。这说明了在伊丽莎白时代后期，一般英国读者或观众对非洲阿拉伯人所具有

的成见。上述两个文本相得益彰，均可归入“东方主义”话语之列，不管剧作家本人是否意识到，其

传达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确定无疑的。

（二）原小说中，摩尔人在杀死苔丝狄蒙娜以后，没有当场自杀，而是伪装了一个因屋顶倒塌而

压死苔丝狄蒙娜的现场，被发现后，押回威尼斯判终身流放，最后被苔丝狄蒙娜家族中的亲戚弄死。

但改编为悲剧后，结局是奥瑟罗勇敢地承担起杀人的罪责，并在真相大白后，以自己的生命赎了罪。

莎士比亚仿佛要让奥瑟罗通过自杀这个极具象征性的行为，对自我形象做一番新的叙述（就像他此

前在元老院面前为自己的爱情辩护一样），在西方观众心目中建构起一个敢作敢为的、勇于承担责

任的、高贵正直的摩尔人的形象，从而消解或部分修正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有关摩尔人的刻板形

象。奥瑟罗一直未能释怀的是“说出一个真实的我”（“$*&/0 (1 2& /$ 3 /2”）。而通过自杀这个行

动，莎士比亚终于让他说出了这个“真实的我”。

奥瑟罗临死前说的一大段台词，可圈可点，值得反复咀嚼：

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劳，这是执政诸公所知道的；那些话现在也不用说了。当你

们把这种不幸的事实报告他们的时候，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本来的样子叙述，不要徇

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你们应当说我是一个在恋爱上不智而过于深情的人；一个不容易发

生嫉妒的人，可是一旦被人煽动以后，就会糊涂到极点；一个像印度人一样糊涂的人，会把一颗

比他整个部落所有的财产更贵重的珍珠随手抛弃；一个不惯于流妇人之泪的人，可是当他被感

情征服的时候，也会像涌流着胶液的阿拉伯胶树一般两眼泛滥。请你们把这些话记下，再补充

一句说：在阿勒坡地方，曾经有一个裹着头巾的敌意的土耳其人殴打一个威尼斯人，诽谤我们

的国家，那时候我就一把抓住这受割礼的狗子的咽喉，就这样把他杀了。（! " #）

在这里，奥瑟罗把威尼斯称之为“我们的国家”，表达出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倾向，尽管这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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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其实一直来把他当作异邦人和外族人看待。不仅如此，通过这番言谈，奥瑟罗还想再次表明自

己与土耳其人的区别，就像他在拆开凯西奥与蒙太涅打斗时所说的。我们注意到，奥瑟罗在“土耳

其人”这个词上，有意加上了三个具有文化种族身份区别性特征的形容词，“裹着头巾的”、“敌意

的”、“受割礼的”，最后用一个动物性的意象“狗子”称呼之。从中可以看出，奥瑟罗具有多么强烈的

文化身份意识，多么希望融入到威尼斯主流社会中去，多么想把自己与当时被称为野蛮人的土耳其

人区别开来。可见，文化身份认同意识已经内化在他的潜意识中，成为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奥瑟

罗像杀狗子那样把一个殴打威尼斯人的土耳其人杀死，也像杀狗子那样把杀死威尼斯女子的自己

杀死，让台下的西方观众大大松了一口气。

行文至此，一个问题很自然就冒出来了，莎士比亚究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还是一个反种族主

义者？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很难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加以回答。因为像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巨人

一样，莎士比亚本人也是一个具有多重人格和多重身份的“变色龙”，他既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和剧团

股东，又是一个善于揣摸观众心理的演员和剧作家，当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在他写作

《奥瑟罗》前不久，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建立起海上世界霸主地位，它急欲建构一

个文化上的“他者”，为自己的对外扩张做文本上的准备。莎士比亚通过演绎发生在威尼斯的战争

与爱情的故事，以一支土耳其舰队和一个摩尔人的相继覆亡，满足了他的西方观众的愿望，迎合了

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从心理上解除了来自东方的“他者”的双重威胁。

另一方面，通过塑造奥瑟罗这个“他者”形象，莎士比亚也对当时流行于整个伦敦社会的有关黑

人的刻板印象提出了挑战，对以伊阿古为代表的种族主义者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并且指出了种族主

义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众所周知，莎士比亚的悲剧都是以主角的名字命名的，而且大多为国王、王

后、王子、领袖或武士，也就是说，都是非同寻常之人，身处非同寻常之境，这正体现了亚里士多德

《诗学》提出的崇高的悲剧概念。莎士比亚将原小说中无名的摩尔人与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不列颠

国王李尔、苏格兰将军麦克白并列在一起，使之成为有名有姓的悲剧英雄主角，正说明莎士比亚对

这个高贵的摩尔人的同情和尊敬，体现出了一种伟大的，超越了种族、肤色和文化差异，包容一切的

人文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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